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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入无声世界

8岁像是一个分水岭，彻底改变
了谭婷的生命走向。

那个中午，谭婷觉得耳后肿痛，
被妈妈带去县城医院挂点滴。两天
不见好转，她又被带去针灸治疗，耳
后、手、脚扎满了细细密密的针，几番
治疗，耳朵听不到了……突然坠入无
声世界，一切瞬间失焦。

定格在谭婷脑海的只剩几个画
面：妈妈哭红了双眼，爸爸来回踱步，
她趴在大门口，从门缝向外望去，三
三两两的小伙伴，你追我赶，往学校
方向走去。

“很多次，我跑去问爸爸妈妈什
么时候可以去上学，他们只会写下

‘等你把药吃完、等你看完病’。时间
久了，我也明白了，学校和小伙伴，伴
随那些声音，都从我的世界消失了。”

失去的不仅是听力，还有发声
能力。

用尽力气叫喊，谭婷还是听不到
自己在说什么。慢慢地，当她发现爸
妈都听不懂自己的话，便不再开口，
音带也开始退化。一度，她觉得自己
是爸妈在这个世上的“包袱”，被拎着
四处求医问药，花光了家里所有积
蓄。曾经调皮开朗的小女汉子，自卑
到走路也不太敢抬头。

爸爸小学毕业，妈妈是文盲，家
里还有个弟弟，这样的家庭，很可能
会将失聪的谭婷困在大凉山一辈子。

幸运的是，谭婷没有被“放弃”。
辍学5年后，她被重新送回校园。

在特殊教育学校，她发现，被声音隔
离到另一个世界的，不只她一个。

抓住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就像
抓住了救命稻草，谭婷连跳两级，
2013年如愿考上了重庆师范大学特
殊教育专业。

村里别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爸
妈都会给操办一个升学宴。谭婷的
爸爸是老实人，不习惯高调，只给谭
婷一个许诺，“等你结婚，一定办个隆
重的婚宴”。

没想到，家里办的第一场宴请，
是爸爸的白事。考上大学两年后，谭
婷的爸爸因癌症离开人世。“有没有
觉得老天有时不太公平？”记者问。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完全公平的，
改变不了的事实就要勇敢面对。”谭
婷答。

3000万中的“唯一”

2017年，谭婷大学毕业，看到重
庆华代律师事务所招聘聋人助理，便
去应聘。她和30位入围者接到了第
一份任务——— 学习法律。

这家律所的主任，是中国第一位
替聋人打官司的手语律师唐帅。唐
帅的父母都是聋人，从小的生活环
境，让他看到了这个群体面临的
困境。

为什么聋人普遍犯罪率比较高？
“在中国近3000万聋人中，只有

1%受过高等教育，绝大多数人连文
字都看不懂。他们的法律意识很低，
不明白违法带来的后果。”唐帅说。

越来越多聋人上门求助，唐帅感
到孤军奋战的无力。他想过让律师
学手语，但没那个语言环境，学了就
忘。“其实，最了解聋人行为习惯的，
还是聋人本身。”谭婷成了第一批被

“选中”的人之一。
司法考试障碍不小。这个对于

普通应试者通过率只有10%的考试，
对毫无法律基础的聋人来说，难于
登天。谭婷连题干都看不懂，“天然
孳息”“法定孳息”……各种生僻词
汇，像天书一样。更要命的是，一旦
遇到没有字幕的教学视频，她就只能
干瞪眼。

那 两 年 ，谭 婷 的 生 物 钟 是
“697”——— 早上6点到晚上9点，把自
己扔进题海，全年无休地啃书本。“整
个身体被习题塞满，有时真的会不舒
服，我就哭，哭完再满血复活。”前两
次考试，谭婷毫无意外地失败了。

第三次考试前一周，谭婷得知刚
46岁的妈妈也得了癌症，还是晚期。
巨大的崩溃感袭来，她第一次决意要
放弃考试。妈妈不同意，跟她说：“你
不是为我而活，应该为自己而活，为
社会而活。”

去考试的路上，谭婷一直哭，因
为“每离开妈妈一分钟，就少陪她一
分钟”。成绩出来，谭婷是所有聋人
应试者中唯一一个通过考试的。最
终，妈妈是带着这个好消息走的。

再回到重庆，谭婷想发信息给家
里报平安，才发现连个收信息的人都
没有了。“爸爸去世让我很久没能走
出来，奇怪的是，妈妈走后，我很快就
回到单位，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
样，只把难过埋在了心底。”

在律所，为了跟更多人打交道，
谭婷重新开口说话。

手机上的转录软件，成为最好的
陪读助手。她一遍遍对着手机说话，
如果转录出正确的文字，就代表她被

“听懂了”，如果不对，就继续练习，一
直练到口舌干燥，喉咙肿痛。

起初，跟人讲话之前，她会把要
讲的内容提前写下来，一旦对方表现
出不理解，她马上递过去纸条。慢慢
地，交流越来越顺畅，手语和口语并
用，也被她拿捏了。

很多听过谭婷说话的网友，会听
着听着开始流泪。她用力咬字的样
子，抑扬顿挫的音调，真诚而富有
感情。

拥有“燎原的能力”

记者尝试走入谭婷所在的聋人
世界，却发现，很多常识都不好用了。

“你和老公听不见，也不太说话，
谈恋爱是不是少了很多情话？”记
者问。

“哈哈哈，你错了，”谭婷在对话
框里打出笑哭的表情，“你们的话用
嘴巴说、用耳朵听，我们的话用手语

比划、用眼睛看。其实，他比谁都会
说情话。”

“哎呀，是的，你们的情话只有自
己懂，更浪漫。”记者满脸尴尬。

夫妻两人互相鼓励、扶持，公开
场合比划手语交流，不再害怕异样的
眼光。

每周一次的线上直播，是谭婷普
法的主要方式。

记者应邀到她的直播间围观，不
同于常规直播的喧嚣，这里没有一丝
声响，仿佛网络瞬时中断，只有谭婷
挥动的手臂和不断变换的表情提示
着：正在直播。

“是一次不错的体验吧？”直播结
束，谭婷发来问候，“你的感觉就像我
们平时看没有字幕的直播一样。”

“为了帮助更多聋人，我必须‘浮
出水面’。”谭婷说。

一个聋人女孩嫁给了一个健听
人，婚后经常被打，怀孕后还被打到
流产。老公不同意离婚，她就选择了
离家出走。

两年后，谭婷才从女孩口中听到
这个故事。“如果换做一个健听人，他
们可以有很多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对聋人而言，我这里是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

还有一个聋人女孩，不识字，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跟别人领证结了婚。
她起诉离婚不成，来律所咨询。

谭婷一看，案卷上写着“撤诉”，
女孩却以为是败诉了，“不知哪个环
节沟通出了问题”。

跟健听人的语言体系一样，手语
系统也纷繁复杂。

大部分聋人使用的是自然手语，
而一般手语翻译用的是书面手语。

“差别就像普通话和闽南语，沟通不
畅，很多案件容易被误读、错判。”唐
帅解释。

“聋人的刑事案件，最终审判者
不是检察官，也不是法官，而是手语
翻译。”唐帅希望有更多既懂手语又
懂法律的人，加入这支队伍。

谭婷通过司法考试，是他近几年
来最高兴的一件事。

在唐帅与校方的联合推动下，
2021年，西南政法大学开启全国第一
家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培
养能为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门
人才。

谭婷被校方聘请担任实务导师，
给学生上手语课。她喜欢站上讲台
的感觉，就像是在给两个世界搭建
桥梁。

不过，迷茫也会不时地冒出来。
她问唐帅：“我虽然通过了司法

考试，很快也会拥有执业资格，但上
了法庭，难道要配一个会手语的法
官，或者带一个手语翻译吗？我不知
道自己存在的意义。”

“你就是那星星之火，有可以燎
原的能力，可以让更多聋人看到，他
们也可以学习法律，也让更多人关注
到这个群体。”唐帅回答。

据《环球人物》、新华社

““9900后后””聋聋人人女女孩孩
普普法法直直播播火火了了
背背后后33000000万万人人浮浮出出水水面面

半夜，谭婷突然从梦中惊醒。
她下意识摸索身边的孩子，看到孩子还安稳地睡

着，缓个神儿，跟坐在一旁的老公使个眼色，“你去睡
吧”。

夜的沉寂，经常会被刚几个月大的女儿的哭声刺
破。但对于都是听力障碍者的谭婷和老公说，他们全
然听不到，也不敢轻易睡着，只能轮换着守在孩子
床前。

8岁时的一场医疗事故，让谭婷失去了听力。走
在马路上，即使身后的大卡车拼命按喇叭，她也丝毫
听不到。

“失聪分两种，一种先天，一种后天。若是听见过
声音，然后再失去聆听这个世上美妙声音的机会，是
一种难以想象的残忍。因为从此，你的世界只剩下了
回忆和想象。”在对话框中，谭婷用文字向记者描述那
种突然失去听力的痛。

能从无声世界的深渊努力“爬”出来，谭婷又是幸
运的。

走出家乡四川大凉山的小村子，她在重庆师范大
学读了特殊教育专业，之后加入重庆华代律师事务
所，成为全国唯一一个通过司法考试的聋人。

谭婷
在录制普
法短视频。

谭婷通过直播平台为听障人士解答法律问题
后，露出笑容。

谭婷接待来律所咨询的聋人朋友。


